
宝马车轻捷快速从机场向香港市中

心驰去，车窗外五光十色的彩光一闪而

过……

我不时地观察着身旁驾车的小伙

子。他活脱脱就是当年“西安号”的轮机

手——大头虾——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找

的童年时的大朋友。

“我像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吗？”他的

目光仍专注着前方。

“像，太像了！”我由衷地赞叹。他不

仅外貌酷似，而且那种眼观六路的机敏

劲儿更像。

“我爷爷还怕我接不到你呢！”他笑

了笑，“我说绝不会的！”

的确，我快走到机场出口处时，就看

见接客人群的最前面，有人举着一张大

白纸，上面写着欢迎我的字样，而落款却

画着一只人头虾身的大头虾。这漫画形

象设计还是当年我的恶作剧。

当年我十岁，大头虾十八岁。

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最快活的去

处，就是停泊在澳门内港码头的“西安

号”货轮。小朋友喜欢到那里，不仅因为

我们可以比赛谁敢从船头跳水，关键是

水手大头虾喜欢跟我们玩，而且他玩的

花样特别多，对我们也很友善。

船长嘛？我早就看到过他，身材不

算高大，但穿着一身海员服，英俊潇洒。

有时他也会只穿一条游泳裤，从船头跃

入水中游泳。他那发达的肌肉，飞燕式

的跳水姿态，让我们赞羡不已。我们景

仰他更重要的缘由，是听大人说“西安

号”是在香港注册的，属于香港一家运输

公司，去年“西安号”运货归来，听说日军

占领了香港，船长不愿为日本鬼子服务，便

驾船到澳门来了，一直滞留在内港码头。

海边长大的孩子，十个有九个梦想

要当船长。当船长就在身边的时候，敬

畏之心又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不敢

去接近他。没想到，机会却突然降临了，

终于让我跟船长熟悉起来。

一天上午，我刚游完泳，从软梯登上

了甲板，大头虾就非要跟我比一比。

船长笑眯眯地说：“你和大头虾比比

谁能说出更多水泊梁山好汉的姓名，而且要

带绰号的。”接着又说，“谁赢了，我请客。”

结果我赢了，大头虾说了二十四个，

而我说了四十二个。

船长高兴地一拍掌：“走！”带着我们

五六个小孩，还有大头虾，到了码头对面

的日本料理店。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日式的寿

司和生鱼片，也认识了料理店的老板谷

板先生。

船 长 三 十 二 岁 ，谷 板 先 生 三 十 六

岁。他们和我这个十岁的小孩怎么会交

往起来，而且自此几乎每天会在一起盘

桓几个小时呢？回想起来也是有点原因

的。三个人都喜欢看明清小说，尤其是

《三国演义》。这部书的人物、故事是我

们每天的话题。另外我们都喜欢象棋，

他俩对奕时，我是船长的参谋，实际上是

两对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谁不痛

恨日本人呢？我当然不例外。开始我是

很讨厌谷板的，但接触多了，思想情感也

有些变化。他热情、彬彬有礼，说一口流

利的中国话。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伸到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九日晚，日军化装成渔民，闯入世

界公认的中立区，劫走了“西安号”。

二十日晨，我闻讯赶到内港码头，昔

日“西安号”的泊位已是空空荡荡，我再

去看对面的日本料理店，居然也是空空

的。谷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家了！”大头虾的孙子驾车缓缓

向一栋三层楼开去。

我看见楼前门灯映照下，站着一位

老人向我们招手。他结实、粗壮，硕大的

脑袋上全是白发。绝对错不了，他就是

大头虾！

“你别急，我请你来就是要给你说说

‘西安号’的事！”我并没有开口，他抢先

说了一句，然后对他孙子说，“阿添，没你

的事，去睡吧！”

“让我听听嘛！”阿添回了一句，目光

却转向我，“可以吗？”

我连忙替他说情，他爷爷终于同意

了，但有一个条件，只准旁听，不许插嘴

说话，然后把我让到他卧室沙发上落座。

卧室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带床头柜

的床、沙发、小圆桌、靠墙一排大柜子，墙

角旁有一台冰箱。非常整洁，没有任何

装饰品。

就在我观察房间的时候，阿添却小

声给我说个不停，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早

就移居澳大利亚，只有他和爷爷留在香

港。原因是爷爷死活不肯出国。阿添也

是海员，是个见习的轮机手。

从我进房开始，大头虾就忙个不停，

小圆桌上出现了几个冷盘：烧鹅、油炸花

生米、卤牛肉、凉拌黄瓜。

“来，上桌！”大头虾边招呼我，边对

阿添说，“不准告诉你爸爸妈妈。”说着他

像变戏法似的，将一瓶人头马和一碗小

冰块放到桌上。

阿添边从小圆桌下抽出坐凳边对我

说：“爸爸妈妈叮嘱我，要照顾好爷爷，要

监督爷爷，不让他喝酒！”

“六十多年了……”大头虾激动地说

不下去，而且眼里闪着泪光。

“邓先生——”三天前阿添给我电

话，我才知道他姓邓，但我一开口就被他

打断了。

“你别叫我邓先生，我也不称呼你周

先生。你还是叫我虾哥，我也叫你黑猫

好吗？”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六十多年来，

没有任何人叫过我小时候的绰号，这样

一来三人马上就融洽起来，距离完全消

失了。

这位老虾哥喝着酒开始讲述“西安

号”被劫后的经历。我随着他的话语而

心潮起伏，只是听，几乎没有主动插话，

唯恐打断他的思绪。我没有做笔记，因

为一开始我就打开了录音机。

那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匣子枪

口 正 对 着 我 的 头，随 即 被 押 上 了 前 甲

板。黑蒙蒙中我看见十多个人双手抱着

头顶，蹲成一排，四周有几个穿便衣手握

匣子枪的人看守着。我也被如法炮制，

双手抱着头顶，蹲在最边上。我不时偷

窥着，却没有发现船长的身影。

“西安号”离开了码头，静悄悄地向

前驰去。这时澳门市内响起了机枪声，

弹道火光一连串闪过夜空，这是日军为

掩护劫船而制造的把戏。

“西安号”驰到公海时，我发现日军

的巡洋舰在接应，并有一艘电扒（汽艇）

飞速驰来，贴靠着“西安号”。货轮上的

日军便衣立即要蹲着的人犯站起，驱赶

他们下到电扒上去。其时，我在忐忑不

安中看到，人质是几天前船长收留从香

港逃出来的那一大家人。

“我系船长的太太，你唔可以带走

我！”突然人群中有个女声叫了起来。

虾哥讲到这时，故弄玄虚地眯着眼

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停了停自己回

答说，“你叫她丽姐的，你还记得吗？”

丽姐，我当然记得。她是个混血少女，

十九岁，每天都会到“西安号”附近游泳。

一天，我们发现她和船长一块儿去看晚场电

影，还偷偷议论：船长和丽姐“拍拖”了。

虾哥将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阿

添在他催促下又给他斟满了一杯。他又

继续说了起来……

丽姐叫嚷着与日军便衣拉扯时，一

个身穿海军服的日本军官走来，用日语

向便衣说了几句，然后带着丽姐走到我身

前，却用广东白话对我说：“你也跟我走！”

我大吃一惊，发现这日本海军军官

竟然是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谷板！

丽姐与谷板的出现，大大震撼了我

的心灵！老虾哥也感慨万分地说，他根

本没想到谷板会是日本军官！我的好奇

心及作为编剧的本能催促他继续说下

去，他却说饿了。我看看手表已是深夜

两点多钟了，我确实也饿了。阿添火速

叫来了外卖，三大碗沙河粉，片刻就给我

们吃光了。

吃完后，老虾哥问我：累不累？要不

要睡觉休息一下？我看他神采奕奕的样

子，也反问他要不要休息，一切由他决

定。他笑着说他憋在心里几十年了，巴

不得一吐为快。他又继续开讲了，不过

显然简略了不少……

“西安号”并没有滞留，继续向广州

方向驰去。

船上只留下了船长、丽莎、谷板和

我，另外有两名担当机房柴油机手的日

本人。

“西安号”停泊在广州期间，被改装

了。甲板上漆上了很大的红十字，烟囱

上“西安号”字样也换成了“大红丸”。对

我们的着装也有要求，船长和我必须穿海

员服，丽莎是洁白的护士打扮，谷板有时

在军官服上罩上白大褂，俨然是个军医。

“大红丸”伪装成救护船，实际是替

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运输船，穿行在广

州、海南岛、香港之间。“西安号”从此消

失了。

谷板有一天在驾驶室里很坦诚地对

船长和我说了，自己的真名是佐佐木，是

日本海军军官，在澳门的任务之一，就是

要劫持“西安号”。特别强调船长和我不

是军人，海员无国界，是被日军征用的，

只管好本职的事就可以了。

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

初，我们在三座城市穿梭航行，十分紧

张，就是停泊码头装卸“货物”期间，我们

还要做继续航行的准备。

佐佐木表面上似乎很友善，但对我

们监视很严，尤其是停泊时，几乎与我们

寸步不离。不过船开了以后，他就很宽

松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条船经历

过盟军飞机的多次追踪、扫射、甚至轰

炸，多次险遭撞击水雷……可以说这条

船有惊无险的原因：一是船长的沉着机

敏、技术高超；另一方面甲板上的红十字

无疑也起了作用。

哦，我差点忘了说，船长和丽姐还在

船上举行了婚礼。那是第一次从广州开

到海南后，佐佐木一手张罗的。船长卧

室布置成了新房，点了两支很大的红烛，

贴了红纸剪的大双喜字。佐佐木还亲自

下厨房，做了一桌当时可以说是很丰盛

的喜宴。

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丽姐生了个女

儿，船长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和平。佐佐

木知道了，当着我们面说名字取得好，还

挺动感情说希望小平平能给大家带来好

运，战争早日结束；还说战后他不当军人

了，要去开料理店。

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希特勒完

蛋了，日军也长不了啦！

“唉——”老虾哥长叹了一声，抄起

酒杯，发现是空的，自己拿过酒瓶给斟满

了，又给我也加满了，“唉，胜利早半年来

就好了！”

我马上预感到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脱口而问：“怎么了？”

“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老虾

哥猛地抄起酒杯，一口气喝了下去。他放

下酒杯，我看见他眼睛里全是泪水……

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船刚停泊

在海南岛的码头上，我就发现这次装船

与往日大不相同：一个个大木箱往船上

运，不仅码头上下戒备森严，而且连搬运

工全是日本军人。佐佐木也接到命令，

要这船做好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准备。偏

偏这个时候，柴油机出毛病了，最后查出

来是气缸垫破损。于是佐佐木要船长和

他一块离船去找柴油机零件，我和两个

柴油机手继续清洗机器。等我完成任务

从机器房上到甲板，一身油污，准备回卧

室换衣服时，听到丽姐拼命的喝骂声：

“你这畜牲！”

我心知不好了，连忙往船长卧室奔

去，接着又传来“啊”的一声吼叫，显然是

男人的声音。

船长卧室的门是半开着的，我冲了

进去，被眼前惨绝人寰的场景惊呆了。

丽姐和小平平都躺在血泊里，丽姐

上身衣服显然被撕破，离她们只有一步

远的地方，倒着一个赤裸上身，背朝天的

日军，背上嵌着使他丧命的水手斧，军服

上衣扔在一边。

我转过身来，往外走，却遭受到一名

日军迎头一击，就晕了过去。等我醒过

来，才发现自己半卧半坐在驾驶室一角

的圈椅上。我没有吭气，因为我看见佐

佐木正跟手握轮舵的船长说着话。

船在黑夜中航行着……

“……我什么都如实地给你说了，战

争的时间太长了，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

利，人心涣散，军纪松懈，才会发生这样

的事。我没法安慰你，只是请你理解，战

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佐佐木说完

了，船长没有回应，只是目视前方。

过了片刻，佐佐木匆匆走了。

我急不可待地走到船长身边，我还

没开口，船长沉重地对我说：“我都清楚

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船，继续向香港进发，一路上船长几

乎一言不发。我预感到这就像火山爆发

前的沉寂，但火山一定会爆发的！

船，沿航道继续前进，一切似乎都很

正常。直到离香港还有不到十海里时，

船长趁佐佐木去厕所的时机，悄悄对我

说，他去买零件时，看见报纸上刊登了日

军吹嘘说要以香港做桥头堡，与盟军决

一死战。他还说现在船上装得满满的一

仓货，肯定是日军的重要武器装备，而最

后上船的将近四十名日军，大都是中高

级军官。他狠狠地说，绝不能放过这些

日本鬼子！继而叮嘱我，必须做好准备，

在船离香港不远的地方，他会降低船速，

要我趁夜晚偷偷下水，只要游一百多米，

就可以上虎头滩。我说我不愿意离开

他，要和他共生死。他眼睛一瞪，却说了

一句：“你来掌舵，我要休息一下。”我一

愣，发现佐佐木正走进驾驶室。

我只好去握住轮舵，船也在继续前

进。过了片刻，船长从圈椅里站起，走近

我身后的佐佐木说：“你看，这前面是什

么？”佐佐木循其所指，从驾驶室的玻璃

窗向前面观看。一刹那间，船长挥起一

把大活动扳手，向佐佐木头部击去，一下

就把他打昏过去了。船长压低声音吩咐

我，要我稳住轮舵。他一俯身就将佐佐

木扛上了肩，迅速离开了驾驶室。大概

也就一两分钟，他就回来了，马上接过轮

舵，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极严厉的口吻低

声说：“你出去，等我船速一减，你就行

动！”说完从旁边的柜子取出一件救生

衣，抛给了我，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命

令！”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便穿上救

生衣，最后看了他一眼，他握着轮舵，头

也没回，只说了一个字：“快！”

我出了驾驶室，刚到船舷边，船就减

速了。我一跃而下，奋力向滩头游去，很

快就上了岸，等我一直起身子，就听到船上高

音汽笛拉响了，看见船头三盏强光探照灯

也全亮了，显然船在高速前进。我知道，

过了这虎头滩，航道两边全是盟军飞机布

下的水雷，马上明白了船长要干什么！

巨大的爆炸声中，船成了一个大火

球。我放声哭喊着船长的名字。半个多

小时后，一切都消失了，黑黑的夜空，显

得格外宁静。我这才发现救生衣口袋

里，有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油纸包

里竟然是船长和丽姐抱着小平平的照

片，还有两根沉甸甸的金条。

老虾哥讲完了，我们都默默地坐在

那里。我心里像灌了铅，沉重得透不过

气来。阿添缓缓地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我们才知道一夜过去了，天已经亮了。

我回到内地，每每提起笔，心里就激

动得很，不知道该如何下笔……直到前

不久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说日本人又

在钓鱼岛附近阻挠我国渔政船执行公

务，妄图永久霸占自古至今都是我国领

土的岛屿。我心里突然明白了，不要再

顾虑用什么形式，写成什么作品。我只

要把录音整理一下，如实地把“西安号”

的事写出来，公诸于世，也就够了。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喜欢看影视剧的观众，没有人不认

识他——近年来在影视界走红的明星濮

存昕。他当年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下

乡到北大荒的宝泉岭农场。

一九五三年，濮存昕出生在北京。

他的父亲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苏

民，对戏剧有着执著的追求，对濮存昕有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濮存昕的孩提时代

是在北京人艺的大院里度过的，所以他

从小就与戏剧结缘。

濮存昕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读三四

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活动，就让他做一

些表演，如朗诵革命诗歌等。

“文革”后期，毛主席发出“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的号召，全国各大城市的

知识青年都纷纷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北

京知青中，有办法的就在北京郊区及河

北省各县就近插队，濮存昕却来到北大

荒。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刚来到北大荒

时，正赶上三江平原发大水，他和大家在

水中捞麦子，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两个月后，他已参加了架线营，架设通往

虎林珍宝岛的国防电话线路，一架就是

两个多月。

“沼泽地那么厚的冰用镐刨开，用砂

轮打磨锋利的铁锹连泥带水带草根挖出

一米多深的坑，插上线杆再和着泥水埋

上，一天的活就干完了。由于穿棉衣干

活不方便，一干活儿就全湿了，干脆就穿

绒衣、绒裤下去尽快干，干完之后从坑里

爬上来冒着寒风脱个溜光，赶紧穿上干

的棉衣棉裤回营地，回去的第一个任务

是抢位置，用汽油桶弄个炉子烤，不烤干

的话第二天就只好湿着穿。东北的冬天

已经寒风刺骨，野外干活都要喝酒。到

那里才知道自己能喝酒，并且能喝那么

多酒。”

六十度的“北大荒”，大半瓶下肚后

照样干活，从此他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

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

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

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

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

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

革命的事。心里还常滚动

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

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

’，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

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

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

一人肩上担着呢。”（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十一月出版，濮存昕 童道

明著《我知道光明在哪里》）

艰苦的知青生活，也有许多值得濮

存昕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

连长看他工作认真负责，就安排他去放

种马。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

死，可他却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

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他中午还能抽空

回来睡一小觉。

在种马班濮存昕的生活很自在，经

常跟师傅上山去打猎，下河去摸鱼，回到

师傅家，就改善一下伙食，跟师傅喝上

二两“北大荒”。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

次险情，濮存昕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

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

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

可 就 大 了 。 要 是 流 产 了 ，就 算 事 故 。

眼看着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

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

他 想 给 种 马 套 上 笼 头 ，可 马 不 老 实 。

这时候种马班班长老张头，从马屁股

后摸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

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

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

濮存昕在北大荒经受暑天“蚱蜢、大

蚊、泥粘脚”的训练，冬天的“风鞭、雪刀、

冰世界”的考验。濮存昕生得高大，同行

的知青只要喊一声“濮哥”，他就把费力

的活儿自己揽过来，铲大豆、抢小麦、刨

冻土、锯大树，使他真正感受到“劳动创

造人生”的价值。

濮存昕意识到自己不能荒废青春时

光，他常常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耐性，找

来一大堆弯曲的锈钉子，坐在树阴下一

干就是 大 半 天，愣 是 把 一 大 堆 的 弯 铁

钉一颗颗地敲直了。他被调入团宣传

队后，经常和同伴们深入田间地头，为

职工和知青们表演样板戏、对口词、快

板书，很受大家的欢迎。业余时间，是

篮球给了他无限的乐趣，摆脱了多少

苦闷与烦恼。他深有体会地说：体育

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能愉悦身

心，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最好的解

脱办法就是运动，血液在畅快地循环，

心脏在欢快地跳动，一切烦恼都挥之

而去，烟消云散。

一九七〇年，濮存昕被调到团业余

宣传队，在演的京剧《沙家浜》中饰演了

第一个戏剧角色——县委书记程谦明，

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

安”，他唱不上去，只好请人幕后帮腔。当

时连妆都是自己化的，那年他才十七岁。

后来，濮存昕当上了宣传队的副队

长，开始负一定的责任了。有一年，他被

团政治处从连队叫到了团里，团里领导

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

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他说：

“一个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

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

这是任务。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

濮存昕心里很生气，但是他当时没有顶

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领

导后来也妥协了，他们说：“排不出新节

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

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在一起商议，只

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结果是，排

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再来个

小话剧撑时间。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

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

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

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

分头做。濮存昕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

舞美设计和制作。拉木方和豆包布做布

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

的苹果是他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

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

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

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台词都

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

了，他那边词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

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

这样让他们去演了。

濮存昕在北大荒干了八年后，完全

成了“北大荒人”。后来，知青政策有点

松动，一批批知青回城了，濮存昕离开北

大荒时还有点恋恋不舍。

刚从北大荒回家，濮存昕洗去一脸

风尘，换了件合身的衣服，遗憾的却是无

事可干。那天晚上，人艺恢复排练，濮存

昕站在舞台后默默地看人家排戏。

一九七八年，中国大地历经“十年浩

劫”的磨难后，呈现万物复苏的新气象。

二十五岁的濮存昕，迎来他最美好的时

代，实现了他儿时当演员的梦想，心中的

激动无法言状。

一九八六年，中国话剧界之鼎，京都

最具实力的北京人艺，拟排演话剧《秦始

皇父子》，缺一个重要演员扶苏。于是，

人们想起了空政的濮存昕，就借他来演

出。这一演，果然博得好评。

这以后，濮存昕在《雷雨》中演周萍，

《天下第一楼》中演大掌柜，《哈姆莱特》

中演哈姆莱特，《李白》中演李白，还上演

了《天之骄子》、《阮玲玉》、《古玩》等剧，

结果每个人物都演得颇具神采，濮存昕

很快成为人艺的台柱子。

濮存昕现在影视作品

不断推出，片约不断，可以

说 影 视 为 他 打 出 了 知 名

度 ，使 他 有 了 大 批 的 影

迷。在他成长的道路上，

首先是谢晋导演慧眼赏识

他。那年，谢晋热衷于拍

三国片，他悉心筹拍一部

名为《赤壁之战》的影片，

在北京选择演员时，特地到人艺会晤濮

存昕。谢导演请他加盟《赤壁之战》，濮

存昕早知谢晋的声望，很赞赏谢晋的人

品艺德，一口答应。不料该片因故未拍

成，谢晋也没忘记这位宁静、淡泊、谦逊、

诚恳的小生演员。一九九〇年谢导演执

导《最后的贵族》时，一下子想起了濮存

昕，非请他出演陈寅一角，因剧中的陈寅

是哈佛大学的才子，让濮存昕演有其难

得的书卷气。

后来，濮存昕又与日本著名演员栗

原小卷联手，演出了《清凉寺的钟声》。

在电影《杨贵妃》中饰演王瑁。还在话剧

《巴黎人》、《鸟人》、《云南故事》、《蓝风

筝》、《与往事干杯》中担任主角。并在

《正午阳光》、《中国姑娘》、《编辑部的故

事》等多部电视剧中客串角色。一九九

一年他荣获第二届中国话筒金狮奖，成

为一颗影视剧三栖新星。

濮存昕说，要成为演员，而不是成为

明星。成为明星容易，成为演员难。明

星，可能在耀眼的天空一划而过，没有留

下什么痕迹，而演员是要当做一门学问

来做的。在近二十年的舞台生涯中，

他 演 出 了 二 十 部 戏，并 且 都 是 担任主

要角色，成为北京人艺新一代挑大梁的

优秀演员。

濮存昕为什么扎根舞台，舞台为何

使他独痴情于这块方寸之地，他说这与

他从小就在人艺的院子里玩，看叔叔阿

姨们排戏演出不无关系。他的父亲苏民

是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戏剧教育家，并

且写得一手好书法，曾演过《蔡文姬》、

《王昭君》、《雷雨》等剧目，导演过濮存昕

主演的《李白》、《天之骄子》，在《鸦片战

争》中，他饰演了道光皇帝，这对濮存昕

的艺术熏陶有着重要影响。苏民原姓

濮，名思洵，字苏民，可能与宋代的苏洵

有点关系，祖上喜欢苏洵的人和文章，所

以就起了这么个字。解放前做地下工

作，一直用的是苏民，后来，叫习惯了也

就一直没改过来。

一九九五年，濮存昕接拍了三十九

集电视连续剧《英雄无悔》，饰演公安局

长高天，他塑造的这个非一般意义上的

公安战线上的新一代公安领导形象，经

过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产生了较

大影响。当初，《英雄无悔》剧组所有编、

导、制片等人在北京寻觅选择饰演高天

的演员时，不约而同地写出了濮存昕的

名字。这样一致的巧合感动了濮存昕，

他接受了高天的角色。

在万众观看《英雄无悔》的日子里，

濮存昕面对一片赞扬声，笑着说：“现在

拍现实生活的戏，一定要拍到老百姓所

关心的生活脉络上。远离生活，观众不

接受，必须要反映大家关注的生活网络，

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濮存昕的戏路很宽，由他主演的电

视连续剧《运河人家》，在北京电视台每

晚一集与观众见面了，没有炒作，第一

次扮演农民的濮存昕再一次被认可，

观 众 说 他“ 朴 实 、自 然 ，感 觉 真 的 不

错”。可有谁知道，就是在拍《运河人

家》的那个冬天，数九寒天，濮存昕穿

着单衣在寒风中光着脚丫卖西瓜，拍

了个把小时，他竟没生病，这与他常年

坚持锻炼是分不开的。

八年的北大荒生活，对濮存昕来说

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对他的艺术人

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北大荒

长时间的生活，是磨难，也是锻炼，大

悲大喜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

受能力。这对一个男演员尤其重要。

男 人 的 形 象 中 应 该 有 立 得 稳、提 得起

的气质，还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面对

困难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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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西安号”
周毅如

荒原“牧马人”濮存昕
赵国春

澳门港口

濮存昕（右一）到北大荒后与同学合影


